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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21 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帮助更多的农村家庭子女进入大学,这一

群体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成功崛起冶和在高等教育阶段的“融入困境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

议题。 文章以一位由贫困山区考入精英大学的女生“小蝶冶的求学历程为研究对象,考察

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取得教育“成功冶的突围机制和在高等教育阶段面临困境的原因,以及

不同教育场域中“成功冶与“困境冶背后的关联性。 研究发现,“读书冶是帮助农村女性成

功击破“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冶、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这是因为,基础教育阶段

以“学业文化资本冶为主的选拔标准与评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背景以及精英

型文化对个体教育成就的决定性作用,为具备“亲学校文化冶的农村子女提供了通过读书

实现阶层突围的制度性保障。 与基础教育阶段不同的是,精英大学场域中的主导文化是

精英型文化,学生的出身以及出身背后习得的“精英型文化资本冶的质量对个体的影响在

该阶段开始凸显,先前“学业文化资本冶对个体的功能被削弱。 此时,文化再生产开始发

挥作用,对不具备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农村子女启动排斥机制,导致像“小蝶冶这样的农村

学生在精英大学中面临多重困境。 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情境中“失效冶,是因为对进入

精英大学的农村学生而言,文化再生产并非不存在,也没有被他们打败,它只是推迟了对

农村学生启动排斥与淘汰机制的时间。 实际上,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场域中,主导

文化资本类型的差异导致了“寒门贵子冶不同的生命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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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7. 8% ,表明我国高等

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 高等教育扩张弱化了教育各阶段对学生的筛选功能[1],第一代大学生数量

快速增长,占全体大学生的四分之三。 第一代大学生指“父母均没有任何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经验或

者其父母均没有获得大学本科学位冶的大学生[2]。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冶项目显示,
2011 年至 2015 年第一代大学生在中国本科高校中的占比达 70% ~ 75% 。 虽然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

生群体中占比巨大,但是仅有 3. 37% 的第一代大学生就读于“985 工程冶高校,8. 59% 的就读于“211
工程冶高校,却有 42. 46% 的第一代大学生就读于地方本科大学,45. 58% 的就读于地方本科学院[3]。
该数据一方面说明高教扩张惠及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说明,弱势家庭子女想要进入名校,依旧面临

巨大障碍。 因此,关注“第一代大学生冶的代际流动与学习体验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与教育

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议题。
当前,国内学界对弱势家庭子女求学经验的研究不再单纯从社会结构上揭示“寒门学子冶教育机

会的劣势,开始转变研究视角,关注那些成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学生。 已有对农村学生教育代际流

动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农村学生的求学经验、教育机会困境,还探讨了他们在进入大学后的生活与学习

处境以及达成的社会经济地位,即社会流动状况。 学界围绕那些成功突破阶层壁垒或“子承父业冶代
际再生重围的“寒门贵子冶,更多关注底层文化资本、个体长期与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组织互动中形成

的群体性的读书文化以及家庭和中国乡土社会中独特的读书精神[4-6] 等。 研究发现,弱势阶层子女

即便获得进入名牌大学的资格,他们仍然面临阶层文化区隔导致的融入与适应问题[7-10]。 总体而言,
已有研究多侧重研究农村学生在某一具体场域中的情形,未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将基础教育与高

等教育两个阶段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解读农村子女的求学经验。 本研究开创性地整合这一分析

框架,探究农村学生在不同求学阶段“看似断裂的经历冶背后具有的某种内在关联性。 通过这一解释

框架,一是考察我国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取得成功的机制;二是阐释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面

临适应困境的原因;三是揭示我国基础教育场域与高等教育场域中不同的主导文化,以及这一场域

“转换冶对农村子女的学业成就产生的双向影响。
本研究聚焦一名从贫困山区考入国内某知名大学的第一代女性大学生小蝶(化名)的求学历程,

运用个案研究法,考察取得教育“成功冶的底层个体在基础教育阶段得以成功的机制以及在高等教育

阶段面临困境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教育场域下“成功冶与“困境冶背后内在的关联性。 关注小蝶

这一个案,一方面能够揭示教育对促进社会公平发挥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能够呈现不同教育场域中资

本形式的变化机制。

二、主人公小蝶

小蝶的成长经历几乎融合了“寒门学子冶因出身导致的全部困境情况。
小蝶于 2000 年出生在 J 省南部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外出务工是村里人谋生的主要出路。 村中没有重视读书的文化氛围,不少青少年没读完初中就辍学

外出打工。 小蝶父亲初中毕业,母亲小学毕业,两人常年在广东务工,只有春节才回一次家。 与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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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儿童一样,小蝶一出生就成为留守儿童,爷爷奶奶是她的主要照顾者。 小蝶有两个弟弟,长弟只

比她小 1 岁,幼弟比她小 18 岁,姐弟三人都是留守儿童。 小蝶成长中亲历了频繁爆发的家庭冲突,里
面既有父母之间的冲突,也有祖父母与父母之间的冲突。 小蝶自小被放养长大,家庭中除了家长式地

给予她道德管束与培养她传统女性气质外,父辈与祖辈对她的情感关注微乎其微。 更甚的是,家庭中

存在极为严重的“重男轻女冶思想,小蝶幼时经常遭受来自长辈们的忽视与打骂。 “不可思议的是冶,
生长于如此环境,小蝶非但没有如威利斯笔下“家伙们冶一般因“反学校文化冶而子承父业[11],也没有

像同村其他孩子一样辍学外出务工,反而从小就勤奋、独立、“懂事冶,依靠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

在学校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考入“211 工程冶高校的大学生。
小蝶在回忆乡里学校时也觉得“苦不堪言冶。 小蝶为避免上学、回家时走长时间的山路,从五年

级就开始住校。 乡里学校条件异常简陋。 学校宿舍环境很脏乱,学生们都睡在一个大通铺上面,同学

们头上都长了虱子。 按照小蝶的话说,“学校冬天取暖基本靠抖,没有暖气和煤炉冶,她住校的第一年

就得了冻疮。 冻疮既痒又痛,导致小蝶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手也难以下笔写字。 饮食上,学校的

饭菜也很难吃。 小蝶每星期会从家里带些花生米和酸菜,自己还要带米去食堂蒸饭,很少吃到新鲜蔬

菜。 教室里的课桌和凳子都是烂的,学校操场都是黄土,按照小蝶的叙述,课间做操起风时就像起了

沙尘暴一样。 班级里的学风、纪律也很差,“混混们冶除了打架斗殴,还会打老师,晚自习的时候也很

吵、很乱。 教师学历也不高,体罚学生的现象比较严重,有时甚至会把学生打出鼻血。 小蝶就在这样

的学校环境中(这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奇迹般地冶通过中考进入到县城最好的高中且最好的

班级里继续求学。
小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励志求学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仍然会为那些在学校中努力读书的农村

学生打开向上流动的一扇门。 我们或许会乐观地预设小蝶在进入精英大学后会一如既往地表现优

异。 然而,遗憾的是,进入大学以后,小蝶变得“很不开心、自卑、不爱说话,没有归属感冶。 小蝶的学

业成绩一般,与她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表现判若两人。 小蝶开始思考大学文化与环境,在身份迷失

中寻找前行的方向,曾经一门心思只管上课学习和考试。 这样的学业 / 生活状态在大学中显得有些

“变形冶。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当初在基础教育阶段成绩表现优异的小蝶,进入大学后却像是完全换

了一个人呢?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程猛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冶概念,认为“改变命运的先赋性动力、将学业作为一种道德事务对待

的道德化思维、吃苦耐劳的学校心性品质冶是寒门出贵子的驱动性因素[12]。 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小蝶

如何在基础教育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一理论却未能充分关注这种底层文化资本对个体在人生不同阶

段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式微的原因。 如果说底层文化资本的形成得益于个体与基础

教育系统的长期互动,我们质疑的是,仅从个体的心性品质来解释个体的成功是否会忽略除个体之外

其他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 小蝶的求学经验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化再生产理论冶在中国的适

用性问题:小蝶成功地进入精英大学,是否可以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她身上没有应验? 或是彻底消

失了? 如果是这样的结论,为何小蝶进入精英大学后又出现适应困难与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呢? 那

么,文化再生产对于这些步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学生的影响究竟是消失了,还是始终存在,只不过是推

迟了它发挥作用的时间? 本研究以小蝶的求学历程为案例基础来深入探究上述问题。

三、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怎样解释第一代大学生

“文化资本冶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是用来解释特权阶层合法化再生产优势

阶层地位的一个重要概念。 文化资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教育行动中向子女传递的文化财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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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存在形式———“身体化状态冶“客观的状态冶“制度化的状态冶 [13],并尤为

强调以优势阶层文化为导向的“精英型文化资本冶。 在布迪厄看来,精英型文化资本既是优势阶层特

有的文化资本,也是在精英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本。 因此,布迪厄通过创设文化资本这一概

念,成功撬开了社会再生产的“黑箱冶,从文化再生产视角深刻批判了优势阶层在实现阶层再生中学

校扮演的“合谋者冶角色[14]。
布迪厄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找到了文化资本、学校场域、阶层惯习的联结点。 布迪厄认为,学校

作为合法存在,它服务于优势阶层文化的再生产,是为优势家庭对子女的文化投资提供价值变现的平

台,让孩子能通过文凭实现阶层地位的传递。 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了家庭中精英型文化资本对子女

能达成的教育成就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优势家庭会时刻向其子女灌输这种文化惯习,子女在成长中会

逐步地被训练出一套优势阶层所特有的性情系统,这与学校系统中的主导文化非常接近。 因此,优势

阶层子女在进入精英学校后舒服且自然。 遵照这一学理逻辑,因阶层间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均等性,处
于弱势阶层的孩子很难有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 那么,中国情境中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子女该作何

解释呢?
法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有很大不同,法国社会贵族属性明显,中国社会并非如此。 已有研究指出,

西方国家将高雅文化参与操作化为文化资本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可能不具有适应性,因为对应试文化

盛行的东亚国家来说,高雅文化参与可能被看作是“不务正业冶 [15]。 可以说,将“文化资本冶作为核心

解释框架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情境是有“水土不服冶之处的[16]。 而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具有极

强的代际色彩和出身决定论,更为凸显父辈对子代惯习灌输的过程,较少考察子代主体性的文化资本

的创生过程。 还需要辨思的是,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 3 种类型,那么我们通常提及的“学业成绩冶
应该作为哪种文化资本类型呢? 为此,我们专门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基础上,提出“学业文化资本冶
这一概念来解释说明中国情境下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应试文化,即以成就 / 学业取向为主的应试文化

特质。 该文化资本类型更多是主体自身在求学过程中创生出的文化资本,而非父辈给予的,具有一种

源自主体的创造性。 学业文化资本更“亲和冶于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教育行动和教育意志,弥散于整

个学校并构成主导文化,这与中国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 学业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学生的学业成绩,
是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求学过程中累积的学业知识。 学生通过洞察教育制度和学校文化,在日

常的学业实践中创生和积累能帮助其取得优异考试成绩的文化资本。 简单地说,学业文化资本是学

生致力于学业,表现出努力读书、勤奋刻苦的精神特质,并能助力其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业知

识。
因而,我们发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精英型文化资本冶并不会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活动构成明显影

响,反而是那些专注于考试的“书呆子冶通过努力学习更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最大化地降低了“高
雅文化活动冶对这些学生学业时间的挤占[17]。 那些具有“亲学校文化冶的农村学生会在基础教育阶

段积极丰富自身的学业文化资本,也能够在出身同质性较强的群体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精英大学,成
为第一代大学生而避免了被淘汰。

接下来,我们结合小蝶的求学经验,围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详细地阐释学业文化资

本的“彰显冶与“式微冶过程,并以此解释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出现理论偏差的机理,
进而揭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场域中主导文化资本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对像小蝶这样的“寒
门贵子冶在教育代际流动中建构的求学体验。

四、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

从整体的生态系统而言,底层社会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聚拢力冶,它排斥个体的向上流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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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为。 出身于底层的个体想要改变出身,必须打破来自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
(一)读书无用观与孩子命运

乡村社会是农村孩子社会化的第一个场域,他们对读书意义的认知在这里被建构。 乡村社会中

人们对“读书与个体、家庭冶生命机遇的理解,关系到底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与投资,以及能在多

大程度上守望孩子们的教育。 小蝶出生的乡村社会,“读书无用冶是普遍的看法。 这是因为:一是读

书周期长,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二是窘迫的家庭生计需要孩子尽早承担责任,“打工潮冶分散了农

村家庭对于读书的关注。 “村里人对孩子的读书没有特别重视吧,我们这边的孩子能读到高中的特

别少,像我这样能读到大学的基本没有。 很多人在初中时就已经出去打工了,或者读技校什么的。 当

时我们那一届只有两个班,升高中的时候只剩下一半的人,另一半的人不参加考试就直接去打工了,
其实剩下的一半人也没有几个能考上高中的。冶(小蝶)“打工潮冶的景象以及带来的直接收益激励着

年轻人进入城市,追逐短期经济利益和快速的空间转变被视为最能改变家庭状况与出身的理性策略。
(二)“寒门冶家庭风险

不少研究发现,家庭为第一代大学生取得教育成功提供了强大的情感支持[5,18-20],但遗憾的是,
研究者并没有在小蝶的家庭中看到。

1. “放养冶与疏离的亲子关系

小蝶定义父母给予她的教养方式为“放养冶。 小蝶父母自她出生就离家外出务工,亲子关系中呈

现出空间与情感上的双重隔离。 这弱化了父母在小蝶“长大成人冶中的情感角色与养育职责。 小蝶

认为她与爸妈间的亲情关系“没有很近冶,当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强调文化投资与情感陪伴的密集

型育儿时[21-22],小蝶以及中国数百万的留守儿童却承受着因亲子分离造成的无助与落寞之苦。 即使

是在一年一次短暂的亲子相聚中,家庭内部频繁的冲突、父母对小蝶的打骂,也使得小蝶几乎感受不

到家庭的温情。 “他们打电话回家问的也是‘你有没有吃饭呀爷那种话题,不会说教你怎么做人之类

的,(做人这类的)我大多是在学校里学到的。 他们就很严厉,比方骂人、打人啊之类的。 其实我们家

里挺不和的,妈妈奶奶经常吵架,爷爷奶奶也会经常吵,爷爷跟妈妈也会吵,就不得安宁那种感觉。 小

时候爷爷奶奶都会打我,我妈也会打我。 爸妈有的时候也会吵得很凶、很厉害,有的时候还会动手互

打……冶(小蝶)
于小蝶而言,家庭作为首属群体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失位与极端管制的情况。 “家长式冶的教养

模式难以让小蝶在家庭中得到温暖。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建构了小蝶的性格。
2. 男性为主的性别偏好

农村社会中普遍的男性偏好是导致女童学业处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3]。 在父权制以及男性

偏好文化的影响下,女孩的命运被过早地建构,她们的个体化之路与农村男孩相比更为艰难。 小蝶作

为家庭子女中的长姐,在家庭中需要付出更多家庭集体式的责任,需要让渡出更多的生命机会给予她

的家庭,而难以为自己的命运做安排。 这就使得小蝶的读书上学行为是不被家庭和乡村社会赞赏的。
“我家人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爷倾向,从小到大他们不太关心我。 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他们就不太想

要我。 有一次我生病了,也没有人带我去看,我弟生病的时候就感觉是全家的一件大事。 家里有根深

蒂固的‘男尊女卑爷思想,他们就觉得女生学历不用太高,嫁一个好丈夫,不应该多过问家里的事情。冶
(小蝶)

3. 寒门家庭的文化荒漠

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有文化经验上的同质性,即因教育经验匮乏而导致的“文化不懂冶。 父辈作

为劳工阶级其“日常生计冶与子女的“学业发展冶存在经验上的断裂,导致父辈难以为子女在学业经验

上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 作为家庭教育的拓荒者,第一代大学生通常需要自己规划学业且难以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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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群体中接触到有文化经验的人,难以获得经验支持。 这导致其犯错率更高,容错成本也更高。
寒门家庭文化经验的匮乏,加之“家长式冶的亲子关系,很容易导致父辈对子女在求学中的负向干预

问题。 “家人一开始对我的学业其实是没有期待的,我也不用他们操心,也不关注我。 高中时,家长

群里面老师会发‘高考很重要爷这种信息,我爸妈也变得很重视了吧。 当时也怪我们班主任,他居然

跟我爸说如果我发挥好可以上清北,爸妈就给我下了清北的目标。 他们觉得压力大是好事,考不好就

是你没有努力,给我很多压力。 其实我不需要这种压力,因为我一直很清楚自己的目标,然后我就

‘翻车爷了。 我当时很难过、很难过,感觉自己一直以来并没有什么很出众的东西,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成绩。 那一段时间家里人和边上人就一直说我没用,说我是个‘书呆子爷。冶(小蝶)
(三)乡镇学校中浓郁的“反学校文化冶
小蝶的小学和初中均就读于乡镇学校。 在学校里,小蝶算是“异类冶。 “我初二的时候在一个非

常混乱的班级,你不能想象它有多么混乱,老师都被气哭。 每次上晚自习应该是很安静的时候,我们

班就像在菜市场,就特别吵,他们到处扔东西,各种打架、玩游戏的都有。 我们学校的‘混混爷都在我

们班,老师的话也不听,还有动手打老师的。 上课也很吵,听不到老师在讲话。 我五年级的时候就住

校,宿舍就很乱很差,你知道虱子吧,我就长过。 教师的素质也不太好,学历没有很高。 现在想起来老

师教育方式也有点不对吧,对学生会打骂,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会有很严重的体罚,就直接把学生打

出血那种。冶(小蝶)乡镇学校中强烈的“反学校文化冶反而增加了小蝶想通过读书逃离底层社会的决心。
这些“混混冶们,瞧不起作为知识代言者的教师,以在课堂上制造混乱来与学校权威进行抗争[24]。

以上呈现出的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使得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女孩难以突破阶层复制的泥沼。
小蝶如果想要逃离这样的环境,或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被影响,她需要具备强大的抗逆力,才可能突

破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 也因此,诸多“生存困境冶激发出小蝶的教育觉知力,亦即对学校教育的

洞察。 “读书冶成为小蝶挣脱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寻求自我认同、改变人生命运的最主要策略。
小蝶对学校教育的洞察有悖于威利斯笔下“家伙们冶的洞察倾向,小蝶的洞察倾向更多是寄希望于通

过学校教育改变自我命运,是一种“亲学校文化冶的洞察,而非“家伙们冶在看到学校内部明显的阶层

属性后创生出的“反学校文化冶。 小蝶的洞察倾向强化了她在求学过程中积累学业文化资本的热情,
优异的考试成绩成为她改变命运的武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蝶是如何彰显她的“亲学校文化冶表
现,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坚定地利用对学校教育的正向洞察来积累学业文化资本的。

五、基础教育系统的培养模式与学业文化生产

学界以往就寒门学子学业经验的研究多从个体化的视角切入,却没有意识到“学业文化资本冶某
种程度上是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 分析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互动能够揭示该场域运

行中的选拔机制,进而获得嵌入场域中的底层个体取得学业成功的密码。
基础教育系统以“学习成绩冶为选拔依据,且在制度设计中对影响学业成绩的“精英型文化冶活动

持排斥态度,这种单向度的评价机制抑制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精英型文化资本对个体学业表现的影

响。 学业导向的基础教育系统为底层孩子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 “我们这里的学校都不重视你那些

全方面发展呀,像各种素质、兴趣爱好之类的,学校就关注你的学习,它也没有什么社团之类的。 高中

的时候就更反对,因为我当时是在重点班,老师根本就不会让你知道这些活动的消息。 学校学生会等

组织他都不允许来我们班宣讲,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更不会参加。冶(小蝶)小蝶正是通过

对学校教育的洞察,通过致力于学业不断积累学业型文化资本,建构自身认同,如此才得以逃离底层

社会再生的聚拢力的制约。
基础教育系统内的学校,遵照系统选拔标准和对教育行动的解释,形成了一整套资源动员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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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冶机制,这些机制为学业成绩优秀的底层孩子提供了最佳的资源和机会。
(一)以分数为基础的分班制度

以学业能力为基础的分班制度在基础教育阶段广泛存在。 学校通过分班制度,将优质学生和优

质师资集中配置,以提高升学率。 分班制度为小蝶这样的优等生构建了良好的同辈群体氛围,同等水

平内增加了她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并最大限度地屏蔽了“反学校文化冶产生的不利影响。 “老
师和学校会给那些成绩好的人‘开小灶爷。 高中的时候,老师和学校会自己花钱给你买卷子,给你很

多很好的辅导资料,还会另外开小班给你辅导,给你提供很好的条件。 我高中三年都住在条件很好的

宿舍,正常的宿舍是 10 个人,我们寝室只有 5 个人,而且都是成绩很好的。 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评优

也都优先考虑我。冶(小蝶)学校从制度层面设置的“优等生俱乐部冶,使得内部的学生拥有“无上的特

权冶,这一身份光环进一步激发了小蝶积累学业文化资本的意识,彰显出学校制度设置中对学生学业

成就的重视。
(二)教师作为重要他人对学优生的情感关注与区别对待

学界对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中,提到教师作为重要他人会对这一弱势学生群体产生积极影响。
Hebert 对十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这些学生在基础教育逆境中之所以能取

得学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该阶段教育人员的情感关注与经验支持,教师对于学生的高期望与情

感关注,进一步转化为他们用功读书的动力[25]。 “老师通常比较关注和喜欢那些成绩好的。 所以从

小到大我一直都是老师关注的对象。 老师会在意到你一些情绪变化,就真的很信任我,给了我很多锻

炼的机会吧,会让你去担任班干部。 有的时候学校会培优嘛,就把一群人都叫过来,老师给你开小

灶。冶(小蝶)
小蝶优异的学业成就让她成为学校和班级里“被特殊对待冶的成员。 教师的情感关注与区别对

待提升了小蝶的身份认同,并成为她进一步积累学业文化资本的动力。 日常学习生活中,小蝶和老师

之间围绕着学业成就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冶关系,这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亲情缺失对小

蝶造成的情感伤害。 教师作为农村子女的引路人,会普遍存在一种对弱势学生的“提拉情结冶,希望

帮助他们改变出身,这激发了逆境中农村子女致力于学业的动力。
(三)个体的洞察:“亲学校文化冶与学业文化资本

小蝶求学经历中对“学业冶表现出强烈的内驱力和自律性。 在小蝶的世界中,读书是她改变命

运、实现美好生活的“武器冶,她笃定这一信念。 因此,小蝶能够洞察其中的“亲学校文化冶益处。
小蝶在她撰写的“自我成长史冶中这样写道:“我自知没有天生的超群能力,有的只是超乎寻常的

努力与自律。 从小到大,父母、老师从来不需要监督我学习或强制要求我完成作业,我自己会很积极

地完成好。 手机、早恋、游戏、言情小说这些外界的诱惑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学习生活。 无论周围环

境、学习氛围如何差,我都不容易受影响,因为我目标非常明确,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我不是死死地跟

着老师的步子,而是超前学习,很有计划地按照自己的步子学习。 每天早出晚归,早早起床到教室。
中午困了趴在桌子上小睡一会儿,吃饭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给学习腾出时间,晚上到很晚都舍不得离

开教室。 我的校园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度过。 为了提高成绩,市面上能买到的教参、试卷我都刷

过,每一个知识点我都不想放过。 高中三年的教材我已经记不清从头到尾翻了多少遍,我只记得书已

经烂得掉页卷曲,用过的笔、笔记本满满一筐,茧也盘满了我的手指。 苦行僧一般的学习贯穿我的整

个学习过程,不敢懈怠、不敢偷懒。 很累,但是我走得很踏实、很充实。冶
小蝶的学习策略是主体对生存环境理性的洞察,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

读书学习。 家庭中是“懂事的孩子冶与学校里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冶,均映射出小蝶面对现实却又不

甘于现实的正向抗争。 难能可贵的是,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成为小蝶启动防御机制与反抗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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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动力,强化了她对读书的觉知力。 小蝶在如此贫苦的环境中践行的一系列策略,是她主体自我效

能感不断升华的结果。 “我们取暖基本靠自己在那里抖。 热的时候衣服全都湿了,汗也一直往下掉,
也没有风扇。 你自己扇风的话,你又要写作业,所以也静不下心来。 那个时候就一直自己提醒自己,
要专心。 你进入那个状态你就会忘记自己很热这件事情,慢慢就会凉快下来。 冬天也是,冻疮又很痒,
又很痛,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手写字也写不动。 我那个时候就自己克服吧,就觉得都是可以克服

的。冶(小蝶)
小蝶对学校文化的态度与威利斯笔下的“家伙们冶形成两种极端。 小蝶洞察学校教育的结果是

一种“卧薪尝胆式冶的学习,信奉学校权威的价值理性。 她深谙自己仰仗的学校教育既是一种信仰,
又具有工具理性。 反观威利斯笔下的“家伙们冶,他们对学校文化洞察所创生的“反学校文化冶是一种

对学校主流文化的直接性对抗。 他们的反抗是一种“不愿忍辱负重冶的主动放弃,最终导致他们“成
功冶地被学校系统淘汰,再生了父辈工人阶层位置。 弱势阶层孩子们创生出的两种截然相异的文化

倾向,导致了不同的命运结果。

六、精英型文化场域与再生产:学业文化资本式微

底层孩子进入精英大学后,普遍经历着城乡文化上的断裂、冲突与不适应[9,26-30]。
(一)多重资本劣势与可视化的文化再生产

精英大学中的农村学生面临着多重资本缺失造成的困境。
首先是经济资本[31]。 “大家出去花钱的时候,我总是没有钱。 大家出去吃东西我有的时候没有

钱了,就感觉扫大家的兴,又不好意思说,很不开心。冶(小蝶)经济上的困境令小蝶难以购置到具备精

英型文化资本的器物,这限制了她的社会参与和在大学中一些机会的争取。 “我记得去年冬天,我兼

职到晚上 11 点,骑车回学校,我哭了一路。 或许是因为饿了一天,肚子在咕咕叫,或许是因为吹得脸

疼的寒风,但其实我愤愤不平的是贫寒的出身和生活的压迫。 我很自卑,不能买漂亮衣服,不能买高

级化妆品,每个月都抠抠搜搜、精打细算。冶(小蝶)其次是社会资本。 小蝶的出身与自卑情绪限制了

她的社会关系网络,导致她难以抓住在大学生活中的发展机遇。 “中学学习比较专注,学习是唯一任

务,就想尽一切办法学习。 但是大学里学习不是你唯一的生活,你要学会怎么跟别人打交道、怎么说

话、怎么融入集体,这些能力很重要。 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人脉是很重要的,后悔没有去竞选,那种东西

对你以后保研都是有帮助的,你有那些的话肯定是加分的。冶(小蝶)小蝶经过几年大学生活后,才意

识到自己当初失去了很多可能改变处境的宝贵机会,比如参加社团、志愿者组织等。
进入精英大学,小蝶面临着文化资本上的劣势。 精英大学场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资本并不仅

限于学业文化资本,还包括多种在中学阶段未得到认可的资本形态,比如艺术特长、社交技能等高雅

文化资本,以及中国话语中的眼界、见识、格局等。 农村学生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得捉襟见肘。 “大学

文化比较包容、比较自由吧,它不会去定义一个人,不像高中的时候你唯一的标准就是成绩,对你的要

求就是成绩好。 大学评价一个人是很多元的,你可以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发展,去接触你喜欢的东

西,去涉猎喜欢的范围,比较自由。 学习也很自由,基本不会像高中布置给你很多作业让你一定要完

成,更多的是自己去学习,自己主动跟同学交流、问老师问题。 然后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情,接触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发现自己在什么方面擅长就往那个方面发展。冶(小蝶)
通过小蝶对大学文化的解释,能够折射出我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种场域中的主导文化资本

是有差异的,这就导致两种场域对学生的选拔标准的不同。 尽管我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
但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对学生承担着不同的培养使命,其教育行动中的制度精神也不同。
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中与同辈群体的出身相近,同质性较强,整个社会环境对精英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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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可及性较差,精英型文化再生产缺乏发挥作用的场域。 如此,基础教育系统中学校“成绩取

向冶的选拔标准,进一步保护了具有“亲学校文化冶的农村学生。 简言之,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
只要学习好,就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化精神。 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较少积累精英型文化资本,
文化再生产处于“掩饰冶期。 进入精英大学后,学校中以优势阶层文化为主导的精英型文化对农村学

生的出身尤为排斥,精英大学中文化再生产才开始“浮出水面冶,真正意义上对不具备精英型文化资

本的农村学生产生排斥与淘汰的负面影响。 面对新的场域,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

致力于学业成绩的文化生产受挫,先前积累的“学业文化资本冶难以在精英大学中再度使得他们获得

强烈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文化适应困境。 精英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惯习在出身阶层与优势阶层的对垒

中持续产生博弈。
小蝶进入精英大学后,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对她来说都有陌生感与疏离感。 大学中很多软件设

备等对她来说都比较陌生,她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使用。 与此同时,精英型文化资本的缺失使

得小蝶产生难以融入校园环境的失落情绪。 “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因为你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些

东西,你会觉得很迷茫,会很自卑,你会认不清自己的方向,就是很迷茫的感觉,就是很自卑。 因为你

是从农村来的,并没有条件去学那些才艺什么的。冶(小蝶)寒门学生在精英型文化资本占有方面的差

异刺激了小蝶,让她产生了对“出身冶的反思。 她意识到当初自己成功突围的策略,只是培养了她“学
习考试冶的技能,却也局限了她在其他方面特长的发展。

(二)困境中的应对

身处精英大学中的农村学生,因出身导致的各类资本占有量的多寡以可视化的方式全方位呈现,
使得学生间的能力差异明显,出身底层的学生很容易产生“羞耻感冶与自卑情绪。 尽管精英大学中充

满了各种成长机遇,但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学生在利用这些机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小蝶进入精英大

学后,她的文化洞察以及凭借“成绩取向冶建构的身份认同在精英大学场域中受到冲击。
由底层社会进入精英大学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呈现明显分裂的状态。 他们是定

期穿梭于城市与农村社会的“旅居者冶,没有完全意义上“走出乡土冶,也从未真正地融入城市[32]。
“如果你要突破那个阶层,就一定要经历这种事情,因为你是第一代。 你就像先行者一样,一定会受

到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影响。 我觉得成为第一代大学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也很不容易。 因为

你在这个环境下会受到它的影响,各种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观念上)会有各种偏见,思想上、眼界

等也会有影响。 你要突破原有的阶层到新的阶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受到这些影响的时候,
会给你造成冲击,产生自卑和对自己的怀疑,随时像一个新生的过程,就像蝴蝶脱茧似的一定要经历

那个痛苦。冶(小蝶)
在调适自己以适应大学生活的过程中,小蝶会尝试性地运用各种策略来应对眼前的困境。 “那

些辛酸不应该让我自卑,而应该成为我的力量,去温暖照亮更多的人。冶(小蝶)应对策略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第一,将自身的经历客体化,将导致自身困境的原因归为社会结构问题;第二,以乡村中的同

辈群体作为参考,为自己当下的处境提供慰藉;第三,将精英文化的习得作为自己新的生活目标。
在 2020 年 7 月访谈完小蝶后,2023 年 4 月笔者又对小蝶进行了回访,期间,笔者也与小蝶保持着

联系。 小蝶在毕业后准备了研究生考试,“一战冶失败了,“二战冶成功了。 她很开心激动地给笔者分

享她的喜悦,去到了北京的一所“985冶高校读研究生。 在她备考“二战冶的过程中,她回到家乡,在县

城租了一间小屋子,把自己闷起来与世隔绝。 她在这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家庭的以及

乡土社会的“负面话语冶。 但小蝶作为第一代大学生,的确通过读书,实现了向上流动,逃离了文化再

生产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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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摇 摇 论

对于出身底层的小蝶来说,读书无用观、“寒门冶家庭风险、乡镇学校中浓郁的“反学校文化冶共同

构成了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这种聚拢力使得更多的农村孩子去“子承父业冶。 通过努力读书与底

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抗争,是小蝶改变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途径。
基础教育体系中以“学业成就冶为主导的评价标准为小蝶这样具有“亲学校文化冶的农村孩子的

胜出提供了可能(如图 1)。 基础教育阶段以考试成绩为主导的评估制度事实上弱化了家庭背景在学

生分流中的作用。 这一点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测不同。 本文将基础教育阶段称为“文化再生产的

掩饰期冶,该阶段的主导文化为学业文化资本。 对这些进入精英大学的底层孩子而言,文化再生产并

非不存在,也没有被他们打败,它只是推迟了发挥作用的时间而已。 这与我国的教育制度密切相关。

图 1摇 农村学生求学经验示意图

农村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后,基础教育阶段被抑制的“精英型文化资本冶得到恢复甚至强化,社会

阶层之间因资本占有产生的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的差异开始凸显,使得像小蝶一样的底层学生面临多

重困境。 这一群体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成功经验尽管仍然能够被迁移,但作用被大大弱化。 基础教育

和高等教育两个场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资本类型的差异,导致了底层学生在不同教育阶段形成截

然不同的主观体验和具有不同的发展机遇。 我们意识到,精英大学中具有诸多先赋性劣势的底层学

生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干预的重点。
本文作为个案研究,不可能“全息地冶以至于毫无重要缺漏地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缩影冶 [33]。

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小蝶的求学经历来探究“寒门贵子冶在向上流动中的主观体验和所遭遇到的困境,
从而揭示弱势阶层子女在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中可能存在的非预期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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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hina爷 s higher education has helped more
children from rural families enter universities. The “ successful rise冶 of the group in the primary education
stage and the “ integration dilemma冶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come the heated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aking the study experience of “Xiaodie冶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female student who is admitted to
a prestigious university from a poor mountainous area, an investigation was made on the mechanism of
breakthrongh for achieving educational success in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stage and the reasons for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tage,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 success冶 and “difficulties冶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fields. The study found that “ receiving education冶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help rural
women successfully break the “ gathering force of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underclass冶 and realiz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This is because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 academic cultural
capital冶 in the primary education stage, to some extent, inhibits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family back鄄
ground and elite culture on individual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provid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rural
children with “pro-school culture冶 to break through the class through studying. Different from the stage of
primary education, the dominant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elite universities is elite culture. In the stage,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s爷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quality of elite cultural capital from that on individuals be鄄
gins to become prominent, and accordingly the previous function of academic cultural capital on individuals
is weakened. At this time, cultural reproduction begins to play the role, which starts the exclusion mecha鄄
nism for rural children who do not possess elite cultural capital, resulting in rural students like Xiaodie facing
multiple dilemmas of integrating into elite universities.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faile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ecause for rural students entering elite universities, cultural reproduction does not exist or isn爷 t
defeated by them, but only delays the time and field of starting the exclusion and elimination mechanism for
rural students. In fact, the difference of dominant cultural capital types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lead to the different living circumstances of “ successful people from poor families冶 .

Key words: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emale; academic cultural capital; the first-generation of col鄄
lege student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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